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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大同湖诗社
参观学习有感

□ 李其俊

篱菊披金笑素风，

芙蓉染得满山红。

可知更有诗花好，

艳丽芬芳遍大同。

苦乐年华
□ 刘久明

南歌子·大同湖诗联长廊
□ 周昭琼

飞鸟鸣花径，驰毫点长廊。

佳词竞秀曲悠扬，雅韵精华承继，翰墨流香。

农垦藏雄志，豪情绘锦章。

国风化雨润康庄，古月新光齐美，客醉诗乡。

老 屋
□ 陈行效

老屋乃我家祖宅。它坐落在汊河挂嘴
内荆河畔。老屋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
承载着几代人的爱和生活的记忆，是一家
人人生风雨中的港湾。同时，老屋镌刻着
家人和故乡的爱，是浓缩着乡愁的一段厚
重的历史。

解放初，连续几年丰收，家庭经济状况
好转，便筹划重修老宅。1953年秋，动工兴
建。工人师傅们制作房架，拆除茅草房，立
起三间七柱房架。继而用旧砖砌外墙，芦苇
加稻草作内壁，麦桔履盖屋面。历经月余，
新房落成。

房屋建成后，家里粮仓见底，以杂粮莱
粥为生。唯盼来年好收成。

谁知大灾将至。1954年春，阴雨连绵，
尤其端午过后，超一月大雨滂沱，积涝成
灾。更严重的是长江洪水泛滥。农历六月
九日，监利车湾处江堤决口，凶猛的洪水如
脱缰野马，劈头涌来！邻居纷纷将农家具寄
存我家楼上。洪水迫近，父母驾船将尚幼的
我们姊妹和年迈的祖父母送至峰口二姑家，
急忙返回，站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推倒墙体，
给屋架打保桩，随即忍心离开。到峰口后，
按转移要求，驾船载全家九口及邻居一家
人，逆流而上，日夜兼程，行船数百里，直至
钟祥旧口才安顿下来。

两月后，洪水退却。全家返回。但见屋
后檐檩及立柱遭洪水撕裂卷走，主屋架及屋
面尚好，尤见中柱后有根立柱于楼上尺许处
被所搁农家具磨损岀缺口，不禁为房屋之牢
固和保护措施得当而感叹！当时，父母设法
修好外墙，即外出谋生，一家老小留老屋生
活。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北风怒号，四处透
风的老屋仍傲然屹立。

往后数年，因劳少人多，收入仅维持生
活，多次修葺老屋，也只能用土坯代替芦草
壁，用蒿叶翻修屋面。老屋终究是砖草房，
但它却是我们温暖的家。岁月匆匆，渐渐长
大的我，无论岀门读书，还是在外工作，不管
多远，只要放假，都赶回老屋与家人团聚。
1968年春，我和爱人的婚礼在老屋举行。当
时，贺者云集，喜气盈庭。婚后至上世纪七十
年代，四个子女相继在老屋诞生。待在工作
单位度过哺乳期后，便陆续送回老屋，由曾祖
母和祖父母抚育，直至上小学。可以说，老屋
是我们家孩子童年、幼年成长的福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分配了住房。孩
子们告别老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并上学。
然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我们都带着孩
子回老屋与长辈团聚，共度佳节。

1983年农历十月，曾祖母九十寿诞庆
在老屋举行。子孙后辈齐聚华堂拜寿，老屋

呈现一派祥和、喜庆、光辉气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奉调进县城工

作，孩子们相继考取大学，外岀求学。年迈
的父母留守老屋。因无自来水设施，加之房
屋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生活多有不便。我
们便接二老进城生活。老屋暂时闲置。

2007 年，老母不幸离世。尔后，老父
疾病缠身。为更好奉养老人，特筹划重修
老屋。

2010年金秋，重修老屋。工人师傅们
筑高基脚，增添房檩，屋面铺木板、苇蓆、油
毡，订瓦条后盖瓦，周围砌墙并贴青灰色条
形瓷砖，室内装杉木中堂、隔板、楼板，地面
贴瓷地板，完善水电设施。然后请仿古建筑
师做房垛、门楣。这样，老屋终显明清风格，
焕发青春！

老屋修缮后，已退休的我们离开城区，
搬回老家，接老父回老屋奉养。亲人们，包
括亲戚、孙兒、孙女、重孙们，不管在外生活，
还是工作、学习，都挤时间回老屋探望和陪
伴。庚寅、辛卯两年，阖家欢聚，围在活祖宗
四周，或聊天、或合影、或聚餐。其乐融融！
2012年初夏，老父在老屋溘然离世。

送别老人后，我们定居老家。这样，既
能目睹旧物以慰思念之情，又能经常祭扫陵
墓以祭奠先辈。

定居老屋，我们以弟兄、子侄为邻，朝夕
交往，同邻里乡亲常聚，闲话家常，乡情更
浓；节假日，子女们及孙子回老屋相聚，姊妹
及其后辈亦常探望，亲情更深。

老屋修缮后，我们即在前庭后院栽种桂
树、香樟、水杉、银杏和各种花木。经精心培
育，各种树木茁壮成长，枝叶繁茂，四季长
青，花木应时开放。我们安居老屋，长年绿
树环绕，四季鲜花相伴。春樱夏紫薇，秋桂
腊红梅。我们的生活环境绚丽多彩！

生活在老屋，我们尽享田园之乐。长年
养家禽，种菜园；春夏捕鱼虾、扯蒿草、抽藕
带、打莲蓬；秋冬挖莲藕……这样，既获取了
大量健康食材，使日常生活自给有余，又愉
悦了身心，陶冶了情操。真可谓物资精神双
丰收。

住在老屋，远离繁华，我们清闲自在。
每天晨起健身，临晚散步，白天或看书写字，
或做家务和轻微农事；晚上看电视或浏览手
机。随性而为，惬意自在。这样悠闲自如的
退休生活，不少老同学、老同事挺羡慕呢！

我爱我家的老屋。曾经，老屋虽然破
旧，但它是亲切的；老屋虽然丑陋，但它是温
暖的。它连同那些艰难和美好永远镌刻在
我的心中。无论你身居何处，无论你处境如
何，家乡的老屋永远是你生活成长的根。

内荆河 我的相思河
关上厚厚的闸门

我的相思年年在这里聚集

在这里划船、击水、放歌

掀起阵阵轩然大波

惊涛拍岸 浪花朵朵

等待 等待向长江大海诉说

其实 我并不喜欢平静

更害怕凄凉的冷落

曾经有过好多好多的梦啊

在这里划船、击水、放歌

有时还会惹来风风雨雨

掀起阵阵轩然大波

闸门一旦打开

汹涌的河水冲出激流漩涡

冲响一阵阵雷霆

冲成一群群脱缰的野马

那是我久违的相思

惊涛拍岸 浪花朵朵

乡村的记忆
□ 张钦泉

斜挎鱼篓耍湖滩，

土墙茅舍老槐弯。

东坡桃花西岭梨，

南园瓜菜北院柑。

夕阳炊烟牧童笛，

鸡鸣犬吠碾驴欢。

路不拾遗乡邻睦，

五谷杂粮聚福安。

洪湖欢迎你
□ 孙 敏

洪涛绿浪卷千里湖光潋滟初醒

水乡鸟语鲜嫩欲滴

泽沁百湖之市

最高螺山主峰地

最低沙套湖底

云梦山水俯仰生姿

风摇草香等你

忆往昔铁骨铮铮立

爆洪荒之力

踏破每一寸低迷

热血映党旗

看今朝风流振洪笔

高歌改革传奇

三色洪湖砥砺前行

手捧冰心期盼你

掬一捧初放的绿

听听风的旖旎

靠近野趣的湖心湿地

你会爱上这里

洪湖欢迎你

红土地里英雄丹心

燃烧光明的火炬

洪湖欢迎你

金湾花海眼波盈

悦兮浅碧深红的甜蜜

洪湖欢迎你

舌尖上的美食

是蟹肥鱼鲜的丰美特性

洪湖欢迎你

住在荷塘的人民

心怀彩虹筑梦奋进

洪湖大门常打开

龙街花开为你

让一河两岸花影

横斜你的心底

当梦想不畏艰辛

江汉明珠熠熠

惊艳荷花的眼睛

欢迎亲爱的你

那应该是 1974年的初冬，稻田只剩下
一片收割后留下的短短的稻茬，挖走红薯的
田地里坑坑洼洼，小麦地里有些早出的绿色
的麦苗，路旁的野草已经枯黄，大地在等待
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在给牛棚里的水牛喂草，刚牵过两头
水牛喝过水塘里的水，它们正在享受这难得
的休闲时光。从春到秋，它们一直在钞耙耕
地，拉车，拉石碾磙，冬季也偶尔会有劳作，
真该歇歇了。作为放牛娃，我从头到尾看
着这些，很是心疼。所以我总是尽心地照
料它们，让它们尽量地吃饱喝足。现在它
们在牛棚里安歇，我正在打扫牛棚，让牛棚
整洁一些，这也许是我能为它们所做的力
所能及的事。

生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
后，他说你今天去大队宣传队报到，村里要
排演节目。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看
见是队长，也听清了队长的话意，便用笑脸
迎了，我说喂完牛收拾好牛棚就去。但队长
的脸上并没有笑意。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
兴，他也有侄子和亲属，但他们读书少，没文
化，不是大队宣传队选定的人。让我这么一
个半吊子去宣传队，既为家人挣了脸面，还
赚了双工分，他能高兴吗？

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自 60 年代后期
起一直都存在，利用农闲排演几个文艺节
目，村头村尾或生产工地表演一下。

村里六七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选出一
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共十几二十人组成了大
队文艺宣传队。我们小队除了我，还有一女
青年，她是小队干部的女儿，人们叫她小
菊。进大队文艺宣传队也不是可以随便进
的，首先你得有文化，面相不能太差，最好是
在学校读书时也表演过节目。我符合这个
条件，这是我让小队长不高兴又不得不通知
我的原因。小菊也符合这条件，我俩在小学
时同演过节目，她低我一年级，且比我大一
岁，在她面前我就无端地有些傲慢起来，甚
至没有讲过话。

经过一段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要正式
表演了。地点是村里大会议室，时间是晚
上，由各小队组织社员观看，学生也不例外。

为了赶时间，我们之间在紧张互相化
妆，男孩只是用墨笔加重一下眉毛，再用红
粉搽一下双颊就可以了。女孩子们不一样，
先是白粉底，再上彩，涂眉涂唇。我正在给
俩女孩化妆，突然被小菊重重地撞了一下，
连粉盒也被撞落在了地上。我正一脸蒙逼，
被我化妆的女孩一笑，然后附在我耳边小声
地说：“小菊喜欢上你了。”

我真的没有听懂这句话。
来年开春，小队经过商议决定由我接任

生产队会计，并将记工员和会计由我一人担
当。我以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挣上一类劳
动力的工分了，没曾想到还是给我定的三类
工分，同放牛时没有差别。

那时我还没有觉悟到为父母亲挣脸面，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别让他人小
瞧我。备足了马力冲，十天公社集体培训
后，抱起账本到大队部集体做账，五天下来，
我的会计账分毫不差，是几个新上任小队会
计的头筹，他们可都是高中生呀，我凭初中
生的底子赢了，高兴哦。

自从在大队宣传队同时演出过，小菊在
我面前大方多了。上工时她宁愿多走几步
也要从我家门前过，时不时还招呼我，出工
了还赖在家里不动？收工时她还是会绕道
经过我家，见到我时会说你别花心，好好当
会计。

我俩的话逐渐多了起来，有时只是相互
一笑，什么也不说就挺开心。

棉花苗经过七遍锄草就长高了，再不多
齐腰身了。夏天酷暑难耐时，棉苗已到头
颈，这时需要喷洒农药治虫。除了计算工
值，按价折算农户所分稻谷小麦，还要计算
生产队出售萝卜白菜冬瓜西瓜等的收入，每
月两次对出纳手里的现金账，并帮助出纳登
记入账。那时工值一类劳动力只有三毛多
钱，但反映到账上时却不能差一分一厘，不
然就是计算出了问题，不是收入多了，就是
支出少了，再从头计算时就费时费力多了，
所以我从未敢懈怠，总是小心了再小心，认
真了再认真。

太阳下山时，我会拿上量尺和记工簿到
田间为每个劳动力登记应得工分，如果是划
分定了劳动标额，则要对劳动者超额部分或
欠额部分当场计算好工分并取得他们的首
肯。一般劳动力则按工时计算工分，迟到早
退或旷工者分类记录奖惩，这些同样要得到
他们的认可。

西山已没有落日余晖或是夜幕降临时，
劳动者才算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陆续从
不同的田块间汇聚到回家的小路上，只有到
那时才有一些断续的笑声。

我也到小菊劳作的地里为她和其他妇
女记录工分。那天夕阳余晖里，她的脸庞一
片红色，一件红色的衣衫更是映衬得她十分
好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她美，而且是一种
自然的美。

我还是没有觉察到爱，只是觉得她有一
种少女的美，眼睛少不了多看她几眼。

她偷窥了一下附近的同伴们，低声地对
我说：“只要看见你慢慢走近的身影，我就不
累了。”

说完她嫣然一笑，我未懂，记完工分，轻
快地离开，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轻快或许正来

源她的这句话，或者是她。
割麦收稻两头忙，农人岂止是两头忙？

麦子割了，要翻地，平整好后种上芝麻或是
撒上萝卜籽，冬瓜西瓜地里要除草，中稻收
了要赶插晚稻。“不插中秋晚”，意即须赶在
中秋节抢插完晚秧。

所有的农忙季节，我都必须放下算盘和
账簿参加大会战，任劳任怨地为了三类工分
升二类。但半途上任的小队副队长一改往
日的温良俭让而蛮横专断。那时有公社派
驻的工作队，其实只有一人，是个武装部干
事，整天斜挂着一把有皮套的老式驳壳在田
地转悠。小队副可能是一时热血上头，东指
指西点点，这个没出工，那个没出力。

后来又对我指名道姓，说我没有每天参
加生产劳动。

那晚小队开会，他又喧宾夺主口水一地
大讲，队长不时拿眼瞟他和武装干事，只见
武装干事正拿眼欣赏地看着讲话的小队
副。小队长心里很是不悦，不时用咳嗽声发
泄心中的不满。

与小队副一样，我也处在冲动期，况
且小队副还大我几岁，他能乱说，我也能
说一下。

我站起身，说我想讲几句。武装干事见
到这种突然，显得有些烦。小队副没有想到
过小会计也会学样讲话。

我看向小队长，他那副表情兴许是幸灾
乐祸，又或者是隔岸观火，反正有几分兴奋，
也有几分沮丧，挺复杂的那种。

但我是个男人，站起身时有话说，临了
不放一屁坐下，这不丢了十八辈祖宗的脸？
况且小会计也是队干部，谁规定小会计就不
能发言了？

心一横，先说队里的事，再说个人的
事。原先小队里记工员是一人，会计是一
人，我来搞这事时合并为我一人。记工员会
计原来都是一类工分，我现在却是三类工。
三类工分做一类工分的事，还说我没有天天
参加劳动，这公平吗？

我说完呆在那里站着，还没反应过
来。没承想却说了一堆心里话。正在反省
自己时，那边暗角里小队副冒出一句，你想
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他说得很干脆，不像他刚才讲话时那样拖
泥带水，他早就想拱掉我，这才是他的真心话。

听见他的话，我愣在那里。我想也许我
的发言刺痛了他，也可能是我说的话要比他
在理，这让他颜面扫地下不了台。

面对他的这句话，我必须得回应。现场
这么安静，大概都在等我一句话吧？

那我就不当这个小会计，看我能不能
生存！

说完我离开了会场，远远地听见武装

干事在大声说，会计的事等一会队干部商
议再说。

会场乱轰起来，有脚步声杂乱地离开。
我的决然离任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

没有会计，只是由小队副代行记工员。
我每天按时参加劳动，小队副记工时总

在与人争吵，有时甚至动手。武装干事回公
社了。小队长没有说谁是谁非，只好将前任
会计从乡镇企业要回队，且让小队长的弟弟
去企乡顶了缺。

多年后我才想到，这是小队长的一个
阴谋。

不当会计的日子里，小菊再也不经过我
家了，她可能觉得少走几步划算得多。

这年底我应征入伍。
自从丢了小会计饭碗，小菊从未与我说

过话，即便在同一块地里劳作，她也不再看
我一眼。也许她不想因为我而与小队副对
抗，也或许是女孩的娇羞，更或许是不想引
起风言风语吧？

我是在寒冷的洪排工地参加劳动时接
到入伍换服装通知的。

这个早上的寒风更凛冽，昨夜的新雪覆
盖住了昨日脚印，雪花像一块遮羞布尽可能
地掩饰了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与一道道伤疤，
将原野粉饰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想到明天的离开，我去几个朋友处转了
转，说了些既像真心的无关痛痒的话，回到
工地住处时，小菊突然从暗处迎我走来。

她说：“我明天同你一齐回去。”
我说：“你回去干什么？”
她说 ：“想把你和我的事跟我妈妈

讲讲。”
我说：“你和我的什么事？”
她说：“和你的婚事。”
我顿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心想什么

时候你说过要和我有婚约？什么时候我对
你说过要和你好？

最后我轻声地说：“我去当兵，几年后能
回我不知道，你母亲可能不会同意，我走后
人们背里会说你什么，你有勇气吗？”

第二天清晨我孤单地离开了工地，因为
工棚里的民工天未亮就上工了，四处空荡荡
的。我这次的离开如我不久前离任小会计
时一样，丝毫不影响他人的平凡生活，这些
平凡的人早被人世间的苦难消磨得不再那
么敏感了，只有如我这样的年轻人还在夸张
地在意人生中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得与失。

许多年后，当我和小菊面对时，都平静
如水，好像那些我们同时在意或珍惜的许多
事从未发生过。

但许多年后，我依稀记得自己在离开故
乡的那一刻，曾强烈地希望在送行的人群里
能看见她的身影。


